
语言科学　 　 　 　 　 　　　　
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９４８４　ＣＮ３２－１６８７／Ｇ

　　　　　　　 　　　 ２０１４年１月
第１３卷 第１期（总第６８期）２４－３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　　［定稿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 ｄｏｉ：１０．７５０９／ｊ．ｌｉｎｓｃｉ．２０１３１２．０２８９２４
＊ 本研究得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赛马会手语双语共 融 教 育 计 划”及 其 中 的 研 究 项 目 资 助，《语 言 科 学》编

辑部也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聋童语言获得与手语双语共融教育：
语言科学研究之知识转移＊

邓慧兰

　　　　 香港中文大学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　香港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语言及沟通障碍研究技术中心　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５７

提要 当代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已从传统 的 口 语 扩 展 到 手 语 领 域；手 语 语 言 学 的 诞 生 又 引 发 了 学 界 对 于 聋 童

语言获得的关注，以及在语言障碍评估、语言康复、聋童教育等领域的语言运用和教学手段的分析和研究 等。

文章认为这种发展历史反映出当前语言学科研的基本要求，即除参与科研前沿领域之外，更重要的是将研究

成果实现知识转移，从而满足社会需求。文章以香港手语双语共融教育为例，进一步论述了如何把手语语 言

学及聋童语言获得研究的科研知识转移到手语双语聋童共融教育上，从而提升聋童的语言能力，以及手语双

语共融教育在大陆推行的重要性和可能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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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几十年来，当代语言学已经从传统的语言本体研究，譬如语音、音系、形态、语法和语义，发展成为

一项参与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本体研究理论已开始应用于儿童语言获得、语言障碍评估和语言康复等

应用医学领域；其他类似的如从心理语言学到语言加工，从第二语言习得到语言教学，从社会语言学到

语言政策，从计算语言学到自动言语识别，以及新近出现的法律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和手语语言学等。
其中，语言本体研究与语言获得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语言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解释儿童为何能够毫

不费力地掌握第一语言复杂的内部结构规律，从而探讨语言与人类大脑之间的关系。
手语语言学在２０世纪六十年代也慢慢成为语言学科研领域之一。数十年来手语语言学家关注的

研究课题包括手语与口语的语言共性，手语与姿势的区别和联系，聋童如何获得手语和口语的语言知识

等等。通过研究证实，手语与口语一样都有其自身的语言内部结构与规律，并可以通过音系学、形态学

和句法学等语言理论来进行分析（Ｓａｎｄｌｅｒ　＆Ｌｉｌｌｏ－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０６）。至此，世界各地乃至亚洲，都积极进

行手语的相关研究。研究发现各地手语与口语一样，都存在跨语言的共性，例如动词一致关系（ｖｅｒｂ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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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语序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量 词／类 标 记（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等 等 都 可 以 在 口 语 和 手 语 中 找 到 语 料 证 据

（Ｐｆａｕ，Ｓｔｅｉｎｂａｃｈ　＆Ｗｏｌｌ　２０１２）。这些研究都表明手语就是自然语言，在语言学领域内其语言地位与口

语是平等的。

２ 聋童语言获得研究

虽然与口语语言获得研究相比，通过语言学本体研究如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和话语指称策略等

理论来探讨聋童语言获得过程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也有很多研究发现聋童获得手语的过程跟健听儿童

获得口语的过程是相似的；聋童是可以通过手语的视觉／空间模式来启动大脑的语言模块，从而获得语

言及其内部结构认知能力，证明人类大脑中的语言模块是可以跨通道（ｃｒｏｓｓ－ｍｏｄａｌ）运作的。因此只要

在语言获得的关键期内接触自然语言信息，无论是聋童或是健听儿童都可以通过手语或者口语获得语

言能力（Ｍａｙｂｅｒｒｙ　２００７）。
从语言学角度来探讨儿童双语获得的理论最近已日趋成熟，并最终自成一派学说。它使我们明白

儿童的双语认知能力不是基于一个语法系统，而是基于两个独立的语法体系且在发展过程中彼此间具

备跨语言的互动关系（Ｐａｒａｄｉｓ　２００１；Ｓｅｒｒａｔｒｉｃ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Ｇｅｎｅｓｅｅ　２００９）。这个跨语言互动关系也

与第二语言习得的跨语言互动情况相似，都是大脑语言模块在得到多于一种语言信息的情况下所引起

的语言学习自然反应。以口语为基础的双语获得研究也慢慢在手语和口语之双语获得研究中得到反馈

（Ｂａｋｅｒ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ｏｇａｅｒｄｅ　２００８；Ｐｌａｚａ－Ｐｕｓｔ　＆Ｍｏｒａｌｅｓ－Ｌｏｐｅｚ　２００８；Ｌｉｌｌｏ－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Ｄｏ－
ｎａｔｉ　＆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ｉ　２０１３）。

另外，Ｅｍｍｏｒ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通过面向成年的，操美国手语和英语的手语双语者的研究，发现他们

的语言产出出现语码截搭（ｃｏｄｅ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的频率要高于语码转换（ｃｏｄｅ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语码截搭是手语

双语者在语言产出时，根据语法规则，将两种语言重叠使用。如下例所示，〔１〕在两个以手语为母语的成

年聋人的对话中发生了香港手语（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ＨＫＳＬ）与广东话的语码截搭。最明显

就是广东话及物动词“ｃａａ４”（擦）与香港手语“ＡＰＰＬＹ－ＣＲＥＡＭ”及位置（手臂上）的语码截搭，在语言产

出的过程中，两个语言的动词根都同时出现，但宾语及位置则由香港手语提供，表明其内在语言结构包

含了宾语及位置的语言信息。

　　　 广东话：　　　ｍ４－ｈａｉ６＠ｎｖ　　，　　　　　　ｃａａ４＠ｎｖ

ｎｅｇ．ｂｅ　　　　　　　　　　　　　 ｒｕｂ

　　　　　 香港手语：ＮＯＴ，　ＩＸ２　　ＢＡＤ，　　　 　ＡＰＰＬＹ－ＣＲＥＡＭ－ａ　　　ＩＸ２
　　　　　 英语：　　ｎｏ　　ｙｏｕ　　　ｗｒｏｎｇ　　 　　　ａｐｐｌｙ　ｃｒｅａｍ．ｓｐ　　　　ｙｏｕ
　　　　　 “Ｎｏ，ｙｏｕ’ｒｅ　ｗｒｏｎｇ；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ｓｏｍｅ　ｃｒｅａｍ （ｏｎ　ｙｏｕｒ　ａｒｍ）．”（ＨＫＳＬ－Ｃａｎｔｏｎ－
ｅｓｅ）

这种手语双语同时性的语言产出似乎有别于口语双语顺序性的语码转换；但是，这也同样证明手语

双语者在语言产出时，可以有规则地运用两个语言系统，这是口语双语和手语双语者的语言能力共性。
那么，聋童在学手语时是否出现这个现象？Ｆｕｎｇ　＆Ｔａｎｇ（２０１２）在研究一名聋童的香港手语语言发展过

程中也观察到具备手语和口语双语知识的聋童的语码截搭情况，这与成年的手语双语者一样。可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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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说明：例句中大写英文单词（如ＮＯＴ）是香港手语的书面语转写形式；“＠ｎｖ”指非言语发声（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　ｖｏｃ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Ｘ２”指手语中第二人称指示性手语词（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指打手语时手所处的空间位置（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ｏｃｕｓ）。



们在语码截搭情况下所运用的语法知识表明了两种语言的发展进度及其跨语言互动的过程。这证明手

语双语聋童大脑的两个语言系统确实存在互动关系，是双语语言发展的自然现象。这类科研成果为聋

童尽早提供手语双语发展机会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即通过手语所获得的语言信息可以配合聋童在佩戴

助听仪器后的口语发展。最近，Ｈｕｍｐｈｒｉ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也提出了聋童在语言获得关键期中获得语言的

重要性。如果通过助听仪器如人工耳蜗等再加以言语治疗可以使聋童成功的发展口语，这的确是好事。
但是，失败的案例也比比皆是，而且对于那些根本没有耳蜗，甚至听觉神经有损伤的聋童来说，助听仪器

根本起不了作用。如果在等到已经确认聋童口语能力的发展失败后，才运用手语来支持语言发展，恐怕

他们早已错过了学习语言的关键期。如果无法发展出完整的语言能力，那么这对于聋童其他的认知能

力和社会心理等等的发展，甚至于接受教育都会造成莫大的伤害。这批学者并不是反对使用助听仪器

和口语言语治疗，而是提倡口语和手语互相配合来巩固聋童语言和认知等的发展。
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提倡双语能力的研究也可见一斑。著名的双语心理学家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Ｇｒｏｓｊｅａｎ

早在八十年代已经提倡聋童是具有发展双语的能力（Ｇｒｏｓｊｅａｎ１９８６，２０１０）。他认为双语能力将直接促

进聋童早期语言、社交、心理和认知的发展。最近，从实验中观察到口语双语的儿童语言获得经验比单

语儿童更为丰富，除了具备两种语言知识外，双语儿童还能从元语言意识（ｍｅｔ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读写能力、以至专注 度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和 认 知 能 力 方 面，如 问 题 解 决 能 力（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和 监 控 能 力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等，都获得额外的益处（Ｂｉａｌｙｓｔｏｋ　２０１１；Ｂｉａｌｙｓｔｏ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这就是当今在心理

学，语言学以至教育科研里所提倡的“双语优势”（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３ 手语双语的定义

总体而言，手语语言学和聋童手语或手语双语获得的科研成果慢慢孕育出“手语双语”这个概念。
这些科研所累积的知识也慢慢转移到聋教育层面，为聋生进行手语双语教育，带动聋教育的语言教育与

教学手段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一直以来，聋生语言能力薄弱、学业和知识水平低，这一问题归根到

底是由于我们没有准确定位聋童口语和手语语言获得的方案，从而探讨他们可以在什么场所，怎样通过

这两个语言接受教育。
首先，我们要厘清“手语双语”这个概念本身演变的过程。早期聋教育的“手语双语”是以手语为聋

童第一语言，口语为 第 二 语 言，所 以 是 有 语 言 学 习 先 后 之 分。常 常 引 用 的 是 双 语 教 育 学 家 Ｃｕｍｍｉｎｓ
（１９８１，２００６）的语言相 互 关 系 假 说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该 假 说 认 为 语 言 （ｘ）
和语言 （ｙ）之间存在一个语言共核能力（ｃｏｍｍｏｎ－ｃｏｒ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该能力能够使语言（ｘ）和语言（ｙ）
之间的语言知识以及其他概念认知进行非直接的、有序的迁移。其必要条件就是首先要学到第一语言

作为语言信息迁移的源头。早期很多引用这个理论框架的手语双语项目都分布在欧洲、英国、美国、澳

大利亚以至加拿大的不同地区。大陆在爱德基金会的资助下，在某些聋校也开展了手语双语的聋教育

项目（郑旋２０１１；郑荔２０００；张宁生和黄荔娇２０００）。
前文提到，目前“手语双语”这个概念已经演变为以当代语言学理论出发的，尤其是双语获得理论为

依归的手语和口语的双语发展。在这个理论领域下，手语双语可以是儿童在三岁之前同时性接触与获

得两种语言，或者儿童在三到六岁时有了第一语言基本能力后再接触第二语言的顺序性学习过程。这

两种双语获得的前提条件是早期双语语言信息的输入，研究更发现语言信息迁移是可以双向进行的，并
带有语言发展的互动关系。由此可见，“手语双语”在现今有助听仪器辅助的聋教育中应有新的理解和

知识转移方向 （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Ｉｎ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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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手语语言学知识转移：“手语双语”应用于聋校、融合聋教育到共融教育的过程

过去几十年的手语语言学研究已经促使聋童语言获得、手语和口语以及双语的科研领域逐步扩大。
多年的手语研究已在国际社会产生影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２００７年）第２４章第３条和第４条

提到聋童教育应有手语支持和聘用有手语能力资格的，无论是健全的或者残障的教师，意味着操手语的

聋教师也是支持聋生接受教育的理想教育人才。２０１０年在温哥华 举 行 的“第 二 十 一 届 聋 教 育 国 际 会

议”上，统筹委员会划时代地提倡让聋童接触手语就是把聋生的语言发展方案与其教育问题定位，同样

重要的是让聋教师在聋教育和聋童语言发展上发挥功用。
聋生得到听觉科技的辅助，从而使得其获得口语的可能性日渐巩固，把口语培训纳入聋校教育已是

既定的程序。不过隔离教育造成聋生社会认知度低，对自己失听所带来的后果产生抗拒心理，与健听人

群沟通困难，所以要达到社会共融的目标还是十分遥远。近期特殊教育提倡改用融合聋教育手段，通过

失听学生随班就读从而提高其得到公平的教育和社会知识的机会，在聋教育改革之路上开启了新的一

页。这个改革风气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２４章第２条中也有所反映，即聋童应享有全纳教育的

权利。
在提倡融合聋教育的大环境下，聋校越来越少。配备了助听仪器的聋生大都单独入读普通学校。

在随班就读这个教育框架之下，我们得考虑要完善这个系统应具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配套资源。虽

然影响因素很多，但聋生最大的困难还是怎样获得语言认知能力，从而发展读写能力，接受教育和参与

社会交际。所以，从聋生角度来说，随班就读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要怎样配合教育场所来巩固他们的

语言发展与沟通能力；在信息万变的课堂上怎样无障碍地、迅速地、清楚地学习课程内容，有效地让聋童

接受教育。目前，随班就读正面临挑战，除了课堂内容难以掌握之外，很多聋生在普通学校环境中成长，
要独自承受自己残障的一面，更难的是与健听同学成为学习伙伴。在他们的生活中也缺少其他聋的同

龄人、成年聋人等等。这些学生时常迷惘地徘徊在“耳聋”和“健听”世界之间，遇到诸多问题却又倾诉无

门，进而心理、社交、学业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负面影响。这样，要聋生认同自身失听的身份和自身的价值

观殊不容易。
最近二十年来，手语语言学的知识转移方向随着手语双语获得的研究在聋教育中也出现新的局面。

除了走进聋校，手语也开始被接纳进入普通学校的融合教育。现在，全球逐步兴起了在普通学校进行手

语双语共融聋教育的方案 （Ｍａｒｓｃｈａｒｋ　ｅｔ　ａｌ．Ｉｎ　Ｐｒｅｓｓ）。手语语言学这个学术领域的诞生让我们对聋

童语言获得有新的理解，结果发现聋童可以通过视觉和听觉两个渠道发展手语和口语两个不同的语言

系统，其过程跟一般的健听孩子的语言获得过程是相若的。在逻辑上，手语是一种无论聋人和听人都可

以学到的语言。手语双语共融教育就是面向聋生和健听学生在普通学校的沟通和共融学习所孕育出来

的一个让聋健学生都受益的教育方案。
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自八十年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开始之后，欧美各地也相继发展这种教育模式，

这分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亚太区有澳大利亚、香港；台湾有台北、台中、台

南三区；准备就绪的还有土耳其等。可见，这个模式已慢慢备受重视。从语言学层面来看，语言是不受

教育场所的限制的，既然早期的聋教育口语可以引入聋校，手语语言学的普及也可以把手语带进普通学

校的教学环境里。比起其他方案，例如在普通学校的课堂上加进一位手语传译员来辅助个别聋童接受

教育，集中运用资源的手语双语共融教育相比之下在聋健学生的教育成果，聋的或者健听老师的专业知

识发展，以至经济效益等方面都带来更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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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手语双语共融教育：香港个案

香港中文大学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于２００６年８月开始试行这一个可让聋生和健听生在语言、学业

和社交上共同受益的“赛马会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计划”。这是手语语言学和聋童语言获得的理论和应用

的结合，从而证明手语双语不仅是在聋校，也可以是一种在任何一个普通学校环境中支持聋听学生学习

的融合教育方案。这个计划到目前已应用于学前，包括婴儿手语班、手语辅助阅读班和一所幼儿园，以
及一所小学的手语双语共融班。去年，这个计划也延伸到了一所中学。最近，更有其他主流学校主动提

出在校内建立这种模式。可见这个教育模式在香港社会已经得到了肯定，并开始扎根。现今的模式都

是在学校每一年级中的一个班级定为手语双语共融班。幼儿园一个班大约有２０个学生，小学一个班人

数为３０个学生，中学一个班为３５个学生。无论每班人数多少，其中有６个左右是带有助听器、人工耳

蜗或脑干植入的聋童，他们绝大多数是重聋或者因为听觉器官与神经损伤以致极难接收声音的聋童。
每一班配备一位聋教师和原班手语双语健听教师共同协作教学。八年下来，中学有６个聋生，小学有

３６个，幼儿园有１１个，手语辅助阅读班有１８个，婴儿手语亲子班有３４个。另外还有大约１３个聋教师

在这个教育环境中工作。也有２位聋教师通过这个项目进入香港教育学院攻读特殊教育本科，有了学

校提供的手语传译服务，他们成绩斐然，得到校长高度评价。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幼儿园和小学都开始运

用学校资源聘用聋教师，尽量把他们纳进常规的工作体制上。在普通学校聘用懂手语的聋教师也是香

港历史性的教育变革。
这个前瞻性的聋教育方案在香港已经实施了八年。其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平台，借用学校资源

来照顾同类失听学生的特殊学习需要，尽量控制班上至少一对四的聋生与健听生的比例。透过言语治

疗师，致力于推动充满创意的语言及认知训练。通过手语双语听人教师和聋人导师的合作，在课堂以及

学校里进行灵活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活动，促进学生手语跟口语的发展，加上大量视觉教材，使其可以在

课堂上、社交场所中使用这两种语言，共同塑造一个包容的，你我平等的，互相帮助的共融校园文化。
八年来的观察表明，聋健学生除了在语言和学业上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外，还培养出包容和互助

互爱的态度。相关研究成果已开始陆续发表，表明参与本计划聋生的香港手语、广东话和中文书面语都

取得了进步，这三种语言发展都带有正面的相互关系，没有因为学了手语就影响到其他语言，包括口语

的发展 （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Ｉｎ　Ｐｒｅｓｓ）。聋生的双语能力不仅按照健听同龄人的模式发展，其增长率也与其相

近。此外，聋生的学业成绩也令人满意，有些聋生更是名列前茅。总体来说，参与本计划的小学聋生的

三门主科（即语文、英语、数学）的及格率均高于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的个别聋生，这些手语双语聋生平

均分数都达到７７％到９１％。
参与手语双语共融班的健听生的学习和语文成绩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所增长。此外，聋生和

健听生也能彼此包容与欣赏，欺凌事情从来没发生过。这说明当聋生和健听生共处以手语双语支撑的

共融教育环境时，他们能够认识对方的存在价值与学习需要（Ｙｉｕ　＆Ｔａｎｇ　Ｉｎ　ｐｒｅｓｓ）。此外，聋生对于自

己失听的认同程度较高，并且没有形成负面情绪。反而，他们对自己可以通过两种语言跟聋的或者健听

教师和同学沟通感到自豪。更重要的是，参与计划的聋健学生的家长、教师、言语治疗教授、听力学教

授、本地和国际的教育学教授、以及其他的专业人员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及积极响应。香港高等教育院校

（如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香港教育学院）都安排访客或实习生在手语双语共融学校中参观或实

习；享誉国际的手语语言学学者及聋教育专家都对继续开展并推广本计划表示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教育局还于２０１２年将本计划列入杰出融合教育范例库；香港电台的纪录片《没有墙的世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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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两文四语》也报道了计划中两名聋健学生纯真的友情和感人的真人真事。这就是一位健听学生

要求随着聋生升到计划的中学去，继续陪着聋生学习，并立志到大学攻读翻译本科，毕业后当手语传译

员的原因。此纪录片还荣获“２０１４年芝加哥电影节电视节目成人教育单元戏剧类节目银奖”；香港基督

教服务处所举办的“关爱校园奖励计划”也对本计划进行了嘉奖。此外，目前共有７３家报纸杂志（文汇

报、大公报、明报、澳门日报等）、２１个电视频道（台湾公视、凤凰卫视、香港电视、亚洲电视等）、７个电台

节目（商业电台、香港电台等）、６个网络平台（香港大学、ｙｅ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ｃｏｍ等）以及９个大学校刊（中大

通讯、ＨＫＵ学生通讯、岭南大学学生通讯等）对本计划进行了报导。
总结来说，特殊教育的哲学就是在面向各种残障时都应使用特殊的处理手段，聋生也不例外。单一

的口语教学只可以令一部分聋生受益，手语双语共融教育是为当前聋教育提供的另一个可行的融合教

育手段，其最终受惠的不仅是聋生的口语、手语、学术和社会知识的发展，健听生也从中受益，其学术水

平不但没有因为聋生的课堂参与被拖累，反而课堂上多了一位聋教师以手语传达信息，能帮助他们更清

楚地掌握课程知识。他们常常说：“听不明白健听教师说什么的时候，我会看看聋教师的手语，就看懂

了。”这种聋健共同培养的理念也让他们通过学习伙伴的形式，获得用平等的眼光和态度看待不同类型

人群的社会责任感。另外一个收获就是这个计划也培养了一批从小就学会手语的健听生，通过培训，他
们将来可以晋升成为优秀的手语传译员。更重要的是聋生因为有着公平的普通教育机会，语言能力和

学术水平有所提升，也提高了他们通过说话和书写与不懂手语的健听人群交流的能力。

６ 在大陆建立手语双语共融教育可能面对的挑战

随着听觉科技进步，聋教育一直争议不休的问题包括是不是有了助听仪器就可以解决聋生所有的

语言发展问题？如果要通过手语进行教育，会不会妨碍聋生学习口语？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的最终

目标，就是要借助日新月异的语言能力相关科研成果创造新的科技和教育平台，从增强国家语言实力和

提升公民语言能力这一角度入手，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思维水平，从而推动社会文明，实现国家发展。
中心下设的“语言残障人群语言能力与社会共融研究平台”就是要结合各类语言残障人群语言能力的基

础研究，利用现代化的教育和技术手段，实现这类人群的语言能力提升和康复的目标，创造社会共融的

局面。香港中文大学过去二十年手语语言学，聋童语言获得，聋教育的研究都是从科研到实践的引证。
最近国内不少大学开展手语方言研究，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也锐意投放资源开发聋人语言和认知相

关研究，项目百花齐放，这是对《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２４条提到的对聋童教育语言的积极回应，引
证大学教育以至国家政策都对手语采取开放态度。如果在大陆试办手语双语共融教育，可能面对的挑

战是如何消除以下两个方面的误解：一是，如何通过科研和公共教育来消除手语是姿势不是语言，以及

聋童学了手语会妨碍口语发展的误解。２０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以自然手语为研究目标的手语语言学

已证明手语不是姿势，而是包含了完善的音系、词汇、语法、语义系统，其只是与口语和书面语表达形式

不同。自然手语也可以表达抽象概念，帮助聋童的认知发展。所以继续开展不同类型的手语语言研究

尤为重要。建立一个手语双语聋教育试点，通过语言、认知以及学业的评估来考察这个模式在大陆进行

的可行性，作为日后随班就读发展的一个方向。
其实，当今从语言学出发的手语双语教育理论已不是一种单靠手语来进行的教育形式，它也要求通

过助听仪器和言语治疗，还需要可以刺激口语发展的教育场所来促进口语能力发展和接受教育的机会。
所以手语双语教育是一门跨学科的应用领域，它包括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特殊教育学、医学及言语治疗

学等科研手段。就因为它的科研历史比较短，导致聋童家长，以至参与并策划聋教育的人员无法借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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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跨学科的科研成果，认识到语言知识发展是可以通过视觉和听觉两个信息渠道，相互交叉来进行的。
香港的手语双语教育项目，不单是语言学，还包括电子工程学、教育学、医学、尤其是言语治疗学的通力

合作。参与的聋童所有的口语语言评估数据都是依据香港言语治疗学者开发的评估工具采集的。通过

这些合作，言语治疗专业人员开始明白手语是可以成为聋童语言培训的沟通工具之一。其实在某些亚

洲以及西方国家的言语治疗和特殊教育培训中，都要求有关学生学习手语。除了聋童获益外，其他的残

障类别，例如智障、自闭症患者等等，都有可能得益于手语的支持。
不少聋童家长也认为，只要给孩子带上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放他们在普通学校，聋童就能够像

健听孩子一样通过听觉接受教育，没有必要再学习手语。语言获得学家，甚至听力学家、言语治疗学家

等等，都明白每个聋童受益于助听科技的程度都不一样，影响的因素也不少，如残余听力程度、助听仪器

配备年龄、听觉神经操作质量、日常使用助听仪器的情况以及言语治疗质素等等。各种原因都可以导致

聋童不能在语言获得关键期内有效地发展口语，错过了这个关键期，就会妨碍聋童日后在语言和认知上

的发展，学业表现也会表现出落后。支持手语双语理论的学者并不是反对人工耳蜗等助听仪器的使用，
而是提倡尽早通过手语提供语言信息，以至在植入人工耳蜗及随后进行言语治疗与培训也同时赋予聋

童手语双语的语言发展机会，至少保证他们在语言关键期内能够得到正面的语言信息输入，保证语言信

息不会流失并可以有效地促进他们语言的发展。
另一个误解是认为聋童学了手语的就不会说话了。一位当今世界著名的聋教育学者 Ｍａｒｃ　Ｍａｒ－

ｓｈａｒｋ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一篇研究论文有证据证明聋童学习手语会妨碍他们口语和书面语的发展。相

反，各类研究不断证明早期手语获得有助聋童获得口语和书面语及其认知能力的发展。有研究指出，母
语接触时间延迟至６岁或以上的孩子，他们的口语语法发展以及理解能力将会因此产生不良影响；因为

太迟接触语言，导致他们的语言发展出现滞后，后果严重。另外有些研究也注意到没能得到自然语言信

息输入的聋童，例如只接触人工的英语式手语（Ｓｉｇｎｅ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输入的聋童，则无法在任何一种语言上

达到母语者水平（Ｇｏｌｄｉｎ－Ｍｅａｄｏｗ　＆Ｍａｙｂｅｒｒｙ　２００１）。
因为手语双语共融计划的成果有目共睹，越来越多聋儿家长让他们的孩子尽早接触手语，从手语获

得普遍语言信息，来支撑他们配备助听仪器后的言语培训。我们从中也观察到很多家长因为聋童有了

手语，所以可以尽早通过语言与孩子沟通的喜乐。研究发现在香港手语双语共融计划里面的聋童的口

语表达能力并没有因为学到手语而受到拖延，反而他们一般都有正面的成长，与健听人讲话积极回应，
不会回避。

此外，一个新教育模式的建立有赖专业配套的支持。在手语双语共融教育框架下，聋教师和健听教

师的专业培训尤为重要，特别是他们对手语语言学及聋童语言获得理论应有深入的认识。另外一个重

要元素是聋与健听教师的协作教育培训。普通学校的教师因为以前很少有机会接触聋人，也不懂手语，
更不明白聋童的特殊学习需要，往往在随班就读的情况下措手不及。若要推行手语双语共融计划，健听

教师的专业以至手语培训也不可以缺少，目的是提高他们手语语言能力，也对聋生在学习或日常生活的

特殊需要加深认识。从香港的案例观察到，健听教师多年跟聋教师协作教学，是最有效的聋教育实地学

习手段，也可以学到流利的手语。
手语双语共融教育为什么可以让聋生和健听生最后达到融合的相处，除了他们都是手语双语者外，

其中一个原因是在课堂和学校里有聋教师的参与，他们除了帮助聋生和健听生学习手语外，在课堂上与

健听教师进行协作教学的那种互相支持的精神在学生的眼中已经起了共融的模范作用。聋教师是手语

双语共融教育的一个重要元素。可是，过往聋教育对手语的偏见也导致很多优秀的聋人无法得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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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等教育或者专业培训。所以投放资源带动有质素的聋人教师专业培训尤为重要，来配合聋教师在

当今聋童在随班就读的环境下也得到有效的支持。西方国家文献中也提到把聋教师带进有聋童的普通

学校也起了正面的学习作用。培养有质素的聋教师参与聋教育也解决了一些聋人就业出路的问题。

７ 结语

聋教育经历了由早期的隔离教育到当前随班就读的融合教育的发展历史。融合教育的目标是让聋

童在普通学校有全方位的语言接触、课程参与以及健康的心理认知发展，并加深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如

果要在这样的聋教育过程中使其稳健成长，手语双语的获得起了一定作用。普通学校的手语双语教育，
不单是聋生，甚至健听生都会同时获得手语与口语，这加强了他们沟通和互相学习的平等机会，以至达

成全纳的社会共融目标。这比随班就读的融合聋生单打独斗更具经济效益。经过多年实践，香港的手

语双语共融计划取得了多赢局面：计划内的聋生在语言、学业以及社会心理方面都有良好发展，他们能

够愉快地成长、自信地通过手语或口语与人沟通，还有积极地，无障碍地追求知识，盼有朝一日有资格报

考普通大学。健听学生的家长则认为其子女学习手语会带来语言与全人教育的发展优势，有些健听生

更视手语传译为终身事业，这一切有赖于手语语言学科研成果的知识转移，表明手语语言学的哲学思想

并不是摒弃口语与助听技术，反而是提倡手语与口语可以互相配合来促进聋童的语言、心智与学业等的

发展；与此同时，通过手语双语达成聋健共融教育以及提升聋童语言能力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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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慧兰，女，英国爱丁堡大学应用语言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 教 授，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手 语 及 聋 人

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语言及沟通障碍研究技术中心研究员，香港学术及职业 资 历 评 审 局 专 家，国 家

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手语语言学和语言获得等。历任香港聋 人 协 进 会 咨 询 组 会 员、香 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听障评估组委员，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复咨询委员会手语推广小组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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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谢 ———
《语言科学》编辑部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在过去一年里对本刊的支持和帮助，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本刊的学术质

量得以保证，在此对各位专家学者的辛勤劳动，谨致以诚挚的谢忱和崇高的敬意！

以下是２０１３年为《语言科学》匿名评审稿件的专家学者（按音序排列）：

阿　错　蔡维天　曹翠云　曹志耘　陈立中　陈斯鹏　陈章太　陈振宇　陈忠敏　储泰松　戴黎刚　邓慧兰　邓思颖

董为光　董秀芳　杜文霞　方　梅　方清明　冯春田　冯胜利　冯志伟　高增霞　耿立波　耿振生　谷　峰　顾　阳

何晓炜　何兆熊　胡　勇　胡德明　胡建华　胡文泽　黄爱军　黄成龙　黄德宽　江　荻　姜自霞　金基石　瞿建慧

李家浩　李如龙　李小凡　李艳惠　李宇明　李云兵　李宗江　梁茂成　林　亦　林玉山　刘　涛　刘　焱　刘　洋

刘红妮　刘洪涛　刘俊飞　刘丽艳　刘淑学　刘晓南　刘宇红　陆镜光　陆天桥　满在江　潘海华　彭　睿　朴爱华

齐沪扬　沈家煊　施春宏　施其生　施向东　石定栩　史金生　史秀菊　宋文辉　苏丹洁　孙　蓝　孙立新　孙玉文

谭景春　完　权　汪国胜　汪维辉　汪叶荃　王灿龙　王洪君　王化云　王双成　王为民　王月婷　温宾利　吴福祥

吴为善　吴云芳　向柏霖　项开喜　谢晓明　熊仲儒　徐大明　徐　杰　徐赳赳　徐以中　杨　军　杨　琳　杨彩梅

叶正渤　余光武　余廼永 尉迟治平 袁毓林　曾　良　曾晓渝　詹卫东　张　博　张　强　张伯江　张光宇　张洪年

张民权　张树铮　张维佳　赵日新　周毛草　周统权　周小兵　朱庆之　朱晓农　左思民　　　
（《语言科学》编辑部）

３３

邓慧兰　聋童语言获得与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语言科学研究之知识转移


